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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石城，不少人都会想起南京
的别称石头城，如刘禹锡的《金陵五
题·石头城》写道“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似乎只有那滚滚
长江水，配之以伟岸坚固的石城，才
能谱出一首首“江流石不转”的英雄
赞歌。可惜沧海桑田，如今南京的石
头城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找不
到最初的模样了。那么大江大河边是
否就没有保存较为完好的石城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不仅长江岸边有石
城，黄河岸边也有石城，更难能可贵
的是，其中的一座，千年以来保存最
为完好，它就是被专家学者称为“华
夏第一石城”的吴堡石城。
　　这么响当当的名头，不去亲近一
番多少有些遗憾。经过资料比对分析，
得知其始建于五代时期的北汉，距今
已一千余年，后经历代修缮，达到了周
长 1125 米的规模，不算大。但它因地
处晋陕大峡谷要冲地带，头枕滔滔黄
河，脚踏巍巍高原，身卧坚固石山；既
有通城官道下至河岸，也有咽喉要道
连接后山；地势险要、山环水绕、易守
难攻，故赢得了“铜吴堡”的美誉。吴堡
石城自从金正大三年（1226 年）成为
县城治所后，历经元、明、清及民国，皆
为县之首府，达 700 多年，直到 1945
年吴堡县城移往他处。从此，吴堡石城
孤独地傲立于黄河之畔，山梁之巅，看
大河奔流而下、天外日出日落。

“铜吴堡”

　　在一个深秋周末的黄昏，和三五

好友出差途经吴堡，其中有人对石城
历史很熟，于是协商顺道领略第一石
城风采。
　　车经过吴堡县城不久，就上了陡
峭的山坡，最陡处，回首往下看，高危
险峻，令人后背发凉。不一会儿，车停
在了一堵石墙前面，吴堡石城就在身
边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厚实的城
墙，城门中间石头上，“石城”两个大字
赫然而立。
　　同伴告诉我，这是瓮城入口，过此
门尚不算进城。于是迫不及待穿门而
入，立刻就被围在一个四方井里了，由
衷佩服古人建城时一定要在主城门旁
建瓮城的道理。过了瓮城，向左抬头望
去，城门的木门已朽坏不见，只剩下石
头骨架，“笑口大开”般地来欢迎我们。
墙上的石块疏密有致，墙头的垛口整
齐有序，但是城门上的两个字却斑驳
难辨。我问其故，同伴告诉我，因为这
里的石材主要是砂砾岩，易被风化，千
年的岁月把它打磨成这样了，上面刻
的是“重巽”两个字。“这个名字少见，
有什么深意？”我问道，谁也说不上确
切答案。虽然很想穿越到古代问问建
造者，但显然办不到，只好杜撰一下，
或许能同古人略通款曲。
　　我们所在的是南门，名“重巽”，其
他三门分别是：北门“望泽”，东门“闻
涛”，西门“明溪”。“重巽”是《易经》中
的巽卦同卦相叠，巽为风，两巽相重，
有长风相随之象，“故重巽之道，上下
顺也”。顺势而为，则会顺利。或许石城
的建造者有企盼它顺应自然天地之造
化，造福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望吧！其他
三个门则应为符合地势特点而起了具
有诗意的名字。东门正对黄河，有“每
当月满空，万屋皆闻涛”的诗情画意；
西门正对着山涧，幽深含秀，“平芜冉
冉连云绿，斜阳衬雨明溪足”的意境跃
然而出；北门远眺，则可看到蜿蜒的黄
河自天外而来，“为霖三日愿，望泽万
家情”，寄寓了对黄河之水造福万民的
希冀。一个带风的门名加三个带水的
门名，辅之以山为根基，是否建造者希
望这座城徜徉在美好山水间，一直顺
风顺水呢？它能屹立千年而不倒，看来
名字起得好。
　　旋即进入南门洞，只见门洞颇
高，但东西两壁弹痕累累，是侵华日
军炮击石城时犯下的罪行。1938 年，
日寇侵占了吴堡对岸山西诸县，企图
进犯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和边区军
民的英勇抗战下，日军渡过黄河的阴
谋没有得逞。但日寇不甘心，他们在
山西境内多个山头设立了火炮阵地，
经常炮击石城。经此一劫，城内许多
古建筑毁于炮火，好在石城很顽强，
一直屹立不倒，这也是我们民族精神
的重要象征。

何地无才

　　过了南门，就进入内城区了，两边
分别是营房和农贸市场旧址，建筑已
荡然无存。再往前走，是几个破旧的院
落，曾经辉煌过，均已不足道矣。
　　正在和同行闲聊时，一副对联闯
入眼前，非常有气势：
　　上联：进步文明，所望诸生有志；
　　下联：热心教育，休云此地无人。
　　横批：何地无才。
　　同伴介绍，这是石城有名的文兴
书院所在地。书院是整座古城中最为
宽阔的院落，系清嘉庆年间创建，道光
年间续修，光绪三十二年(1907 年)改
为高等学堂，吴堡许多革命志士都由
此走出，该书院也是最早的中共吴堡
县委所在地。不难看出，虽然地处贫瘠
闭塞之地，但吴堡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那副对联就是真实写照。和文兴书院
隔街而立的是女校，建于 1924 年春。
当时的县政府对创办女校很重视，为
鼓励女子上学，入校女生全部免收学
费并供应纸张。
　　顺着街道继续往上走，再右转几
步路，就到了一个石砌的四合院屋顶，
下面便是石城里保存较完整、规模最

大的“王思故居”，其创建人王思是
明朝洪武年间人，世居石城，曾官至
四川布政司右参政，告老还乡后修
建了这处四合院，依山望水，宜于修
身养性。“王思故居”是一处俯观黄
河的绝佳之处。一眼望去，黄河像一
条巨龙横亘在黄土高原上，在落日
余晖中蜿蜒而去，把千百年的沧桑
带进了历史深处。若是俯视山下，因
为山体近乎直上直下，有壁立千仞
之感，让人胆战心惊。更为神奇的
是，东城墙像一个大义凛然的战士，
孤傲地挺立在悬崖峭壁之上，让人
敬佩自然的雄奇、民族的坚韧。
　　回头再上主道，走一段，就到
了城内最高点——— 县衙所在地。主
体结构分别为明洪武和清雍正年
间所修。后来署区的砖木结构建筑
都毁于日军炮火，唯留有石砌窑洞
五 孔 一 院 ，建 筑 考 究 ，保 存 基 本
完好。
　　此行的终点是北门旁的一处观
景台。站在台上向沟底望去，但见悬
崖峭壁、山路弯弯，那是石城人赖以
生存的挑水之道，如今在那里孤独
地守候着当年的水源地。

静守孤独

　　随着夜色降临，石城倾听着黄
河的涛声，沐浴着皎洁的月光，呼
吸着清凉的山风，缓缓进入睡梦
之中。
  就这样，随着落日的余晖而来，
带着升腾的夜色而去，我们一行人
走马观花似地游览了吴堡石城的几
个代表性古迹。
　　用什么词来概括对石城的感觉
呢？有人用精致来形容它，因为它小
巧；有人用铜墙铁壁来形容它，因为
它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
总感觉这些都是它面上的特点，没
有触及其精髓，它深层次的特质在
于——— 孤独。
　　从年代久远看，这座孤独的石
城，历经过五代时期的战火，宋元明
清的风雨，仍能完整地屹立于今时
今世，就像一个孤傲的长者，冷眼看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
　　从它所处地理看，它自诞生之
日起，就保留着原始而纯真的特质，
把它自己融进陕北的苦寒冷峻山
水，不沾染世俗的气息，保留着孤独
的品格。
　　从人文环境看，它就像历史长
河里的一条沉船，任由千年的岁月
风尘，一代代的繁华与衰落，装进它
那孤独空旷的“船舱”，凝固成一段
段不朽的传奇。
　　我和它的这次不经意邂逅，产
生了“孤独”的共鸣，或许这就是它
静守孤独、未染尘嚣、不求闻达，却
又能动人心魄的原因吧。
　　人生不正是一场孤独的旅行
吗？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
要回归平静，就像《百年孤独》里
所写“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
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
还”。
　　人如此，吴堡石城也如此，孤
独是它的修行。正如著名德国著名
作家、诗人赫尔曼·黑塞的《雾中》
对孤独的诠释：
　　在雾中散步多么奇妙！
　　一木一石都很孤独，
　　没有一棵树看到另一棵，
　　每一棵都很孤独。
　　……
　　在雾中散步多么奇妙！
　　人生十分孤独，
　　没有一个人看出另一个，
　　每一个都很孤独。
　　孤独的吴堡石城，仍将会在那
里静候知音，去亲近、感受、品味它
的独立和孤傲。

本报记者程楠

　　万里长城既能蜿蜒盘旋于崇山峻
岭之间，也可逶迤固守在尘土飞扬的
丝路古道旁。
　　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永泰古
城，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隐藏”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
的戈壁之中，默默记录了 400 多年
的历史沧桑。从空中俯瞰，永泰古城
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城墙边突出的瓮
城等像“乌龟”的脑袋和足，当地人因
此也称其为“龟城”。

金戈铁马入梦来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河西走廊连
接古代中原与西域，是古代丝绸之路
的必经之地。
　　永泰古城不在河西走廊上，却紧
邻河西走廊，拱卫河西走廊。在明代，
像永泰古城这样的城堡和边墙构成长
城防御体系，形成了保障河西走廊畅
通的“锁钥”。
　　据专家考证，景泰一带的长城主
要修建于西汉与明代，而汉长城又是
明长城修补利用的主体与基础。
　　 1598 年，三边总督李汶率大军，
出击盘踞于大、小松山（今景泰寿鹿
山、昌岭山）一带的鞑靼阿赤兔等部。
　　松山收复后，明军筑边垣，分屯置
戍，将防线从黄河沿岸北移 300 多公
里，在此建筑新的防御体系。而这里的

“边垣”即称“新边”。
　　当时的明军将领敏锐地注意到，
从新边到兰州之间，人烟稀少，补给困
难。因此，他们选择在背靠寿鹿山的一
片川滩之地上构筑城堡。
　　据《大清一统志》记载：“明万历三
十二年，总督李汶、巡抚顾其志以红
水、三眼井二堡去州辽远，因于适中之
地旧老虎城置堡，周三里，名曰永泰。”
1608 年，永泰城建筑完成，有兰州参
将驻扎在此，城内驻有士兵 2000 多
人，马队 500 人。
　　久经沙场的李汶不会意识到，他
力主筑起的新边长城，会成为明朝后
期修筑长城的最大工程。自新边建成
以后，这里再无大的战事。而此时，距
离 明 朝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只 剩 下 3 0
多年。
　　其实，包括永泰古城在内，明朝在
甘肃新边沿线共修筑了 13 座军堡。
这些军堡再加上长约 400 里的长城，
共同构筑起完整的新边防御体系，大
大缩短了明朝守军的布防线，降低了
防守难度，并有效抵御了河套一带游
牧部落对明西北边境的袭扰。新边长
城及军堡有效利用了地理优势，成功
将防御重心北移，成为明朝长城防御
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

古代军堡“活化石”

　　永泰以战而兴，数百年来又隐于
戈壁深处。闭眼听，仿佛古城的每一粒
黄沙都回荡着遥远的绝响。抬眼望，夯
土城墙、瓮城、炮台……每一处景致又
像穿越回古代。
　　在永泰古城，黄土夯筑的城墙围
出了一个龟壳似的椭圆，四面各有一
座半月形的瓮城作为“龟足”，只有南
面的瓮城开有两道城门，就成了乌龟
的“脑袋”。城墙周边分布的 12 座马
面构成“裙边”。从高处俯视，整座城就
如一只金龟伏在戈壁滩上。
　　古城壁垒森严，再加上城外烽火
相望的墩台，都说明这不是一座普通
城池，而是一座有重要价值的军事
堡垒。
　　 71 岁的永泰古城居民、长城文保
员李崇仁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他介绍，
永泰古城周长约 1.7 公里，墙高平均约
12 米，有炮台 12 座，城楼 4 座，城下有
护城河。“城南北两侧分别朝兰州和长
城方向建有绵延数十里的烽火台。”
　　靠近观察可以发现，永泰古城的
城墙上面还建有像锯齿一样的垛口
墙，用来保护当年守城的士兵。城墙上

突出的地方是马面，当敌军攻到城
墙底部时，守城士兵站在马面上，很
容易攻击到墙下的敌军。
　　作为一座军事要塞，永泰古城
内的格局遵循“城门不相对，道路不
直通”的原则。巷道交错相通，在城内
形成一个个丁字路口。这些丁字路
口，对今天到访的游客来说，虽不至
于迷失方向，但仍有无法顺利抵达
的“死角”。
　　在古代作战，除了坚城高墙、兵
强马壮和粮草充足，水源也是战略
物资。而永泰古城顽强生命力的“密
码”就在地下。
　　《永泰城记》记载，清雍正二年

（1724 年），出生于永泰城的名将岳
钟琪返乡祭祖。他认为永泰城虽形
状如龟，但未有五脏，便命人挖了一
条暗渠，将清澈的泉从地下引入城
中修筑的五眼井中，称作“五脏”。同
时，他又让人在城北设一大涝池，取
名“甘露池”，合称“六腑”。有了这些
被称作“五脏六腑”的水源，看似荒
凉的永泰古城就有了生命力。
　　永泰古城内的原住民多是戍边
将士的后代。李崇仁说，先祖背井离
乡，筑城戍边，取名“永泰”就是希望
能够“永绝虏念，康泰安宁”。

古城保护进行时

　　如果历史是一卷长长的电影胶
片，永泰古城或许只是其中某一帧
隽永的定格画面。400 余年历史，弹
指一挥间，古城终因政治、经济和自
然 环 境 等 变 化 而 逐 渐 隐 入 历 史
尘烟。
　　多年来，风雨侵蚀成了永泰古
城的“大敌”。大约在 6 年前，我在
隆冬时节第一次走进永泰古城。
凑近夯土墙倾听，大风像刀锋一
样划过墙上长短、大小不一的裂
缝，嘶鸣和嚎叫声在耳畔回响，仿
佛置身战鼓隆隆、山摇地动的交
战现场。
　　正畅想时，身后的说笑声打断了
我的思绪。转身回望，几位村民靠着
院墙拉呱晒太阳，让人顿感“万里长
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近年来，古城即将倾颓的土墙、
不断延伸的裂隙也逐渐引起当地有
关部门的关注。2006 年，永泰城址
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 年这里又被列入首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2013 年 1 月，敦煌研
究院、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联合编制完成了《永泰城址墙体抢
险加固工程设计方案》。
　　从 2014 年开始，上述工程陆续
开始施工，被专家称为“中国古代军
事要塞典范”的古城开始迎来新生。
　　除墙体抢险加固工程外，从
2015 年开始，永泰古城还完成了防
洪工程、永泰学校建筑群修缮工程、
永泰城址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
等项目，为文物保护和进一步的旅
游开发打下基础。
　　当我 2021 年再次见到李崇仁
时，发现城内已有多名和他一样的
文保员轮流进行巡护。除了定期向
文保部门报告古城状况外，他们还
会阻止游客攀爬、破坏古城墙和乱
扔垃圾等。
　　这些年来，保存较为完整的永
泰古城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
览，也吸引了不少影视摄制组前来
取景拍摄。《神话》《花木兰》《美丽的
大脚》《天下粮仓》等多部影视作品
曾在古城进行摄制。
　　李崇仁等村民已参与过多部影
视剧拍摄，俨然成了“老戏骨”。“给剧
组当群众演员、小工，也是我们村民
的一份额外收入。”李崇仁说。
　　居住在永泰古城的文保员王春
元介绍，20 世纪 50 年代时，永泰古
城里还居住着 1000 多人口。后来，
由于干旱少雨、土地沙化和盐渍化
等原因，不少居民陆续搬迁离去。“现
在常住人口 100 多人，大多是不愿

搬走的老人。”
　　如今，大量年轻劳力外出务工，
永泰古城的留守人口主要靠养羊

“过生活”，还有些村民在周边种植
小麦和胡麻等作物。
　　蓝天连着土墙，城外一群白羊。
有村民放牧归来，羊群拥挤着从城
门外涌入。虽没有人声鼎沸，却迎来
另一番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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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华夏第一石

城”的吴堡石城，始建于五

代时期的北汉，距今已一千

余年，后经历代修缮，达到

了周长 1125 米的规模，不

算大，但因地处晋陕大峡谷

要冲地带，头枕滔滔黄河，

脚踏巍巍高原，身卧坚固石

山；地势险要、山环水绕、易

守难攻，故赢得了“铜吴堡”

的美誉

　 始建于明代万历年

间的永泰古城，是长城防

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隐藏”在甘肃省白银

市景泰县的戈壁之中，默

默记录了 400 多年的历

史沧桑。从空中俯瞰，永

泰古城呈不规则的椭圆

形，城墙边突出的瓮城等

像“乌龟”的脑袋和足，当

地 人 因 此 也 称 其 为

“龟城”

配图：无人机航拍的永泰龟城。
    本报记者马宁摄

　 配图：石城东临黄河西岸，地
势险要，故有“铜吴堡”的美誉。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